第 6 节 2 岁孩子目睹一起凶杀后，跟着凶手上了山

李云莉这辈子都会记得，与男孩相识的第一天。 
她的命运在那天被彻底改变。
当时一切都充满征兆，她独自走在出城的荒路上，两旁是等待开发的工地，既没有公交，也打不到出租车。
她感觉这里和自己一样，失去了工作，没有朋友，「没人注意」。
夏日的广东，正午的太阳很烈，晒得她快要窒息，地面蒸腾的热气也带走了她最后的力气。 
突然，她看到路口树荫下，有个男孩坐在摩托车上。
几乎是同时，男孩也注意到了她，「轰」的一声，发动摩托车，来到李云莉面前。
「要搭车吗？」男孩说得并不熟练。
坐摩托车实在不是一个好选择。
2006 年的广东，当时还没有「全面禁摩」，活跃在南粤大地的，除了一群以摩托车载客为生的人，还有他们在路上制造的恶行——带客兜圈多收车费还算小事，抢劫的飞车党会直接卸掉路人的胳膊，还有些流氓拉到女乘客，会直接拖到偏僻的地方实施犯罪。 
是男孩熟悉的乡音，让李云莉安了心。
李云莉上了摩托车，任由男孩往自己家的方向飞驰。大货车、小集市，在两旁不断闪过退后。
拧着摩托油门的男孩叫林超，从老家来广东三年多了。平时总共没说过几句话，只因为他有外地口音。
这样的摩托司机在广东太多了，他们除了被人问价，没太多话可说。
但那天遇到李云莉，林超突然觉得，世界上最美好最温暖的事情发生了——有人可以跟他说说话，还是熟悉的乡音。
二人一路攀谈。当林超问李云莉为什么独自来这边打工，回不回老家时，对方久久没有回应。
林超突然一僵。
他感觉到，李云莉的手扶住了自己的肩膀。紧接着，有湿热的水珠打在自己肩头。
「你别哭，你别哭。有啥事我帮你。」赶紧停车，他却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身上连包纸巾都没有，他只能使劲扭过头，看着啜泣的李云莉。
那是他第一次被女孩的泪水打湿衣服。
一个 19 岁，一个 25 岁，是那种什么都正好的年纪。之后林超甚至跟人说过：「我会想起《甜蜜蜜》电影里，黎明骑着自行车，后面坐着张曼玉。」
李云莉像是圆了他的梦。
如果时间永远停在那一天，说不定，林超和李云莉真能像普通小情侣一样，甜甜蜜蜜过之后的日子。
 
一
不久后，一个下雨的夜晚，两人住进了一间房里。
李云莉开始倾诉，说她之前有过一段感情，但被那个男人欺骗，还害自己丢了工作。
 「我要最后去和他谈一次，你能跟我一起去吗？」 她最后眼泪汪汪地向林超求助。
窗外雨声不停，夜色越来越黑。林超答应了这个请求。
他们还没有察觉到，自己未来人生的道路，搭乘着那辆不停飞驰的摩托车，一点点脱轨了。
城郊，一处偏僻的路口。
林超骑着摩托车，亲自载李云莉到了约定的谈判地点。这天林超非常高兴，因为李云莉说，这次是来跟「前男友」彻底分手的。
李云莉的前男友叫谭斌。是李云莉到广东打工以来，唯一亲近过的男人。之前他们都在一家工厂，只不过李云莉是工人，谭斌是主管。
她这次来谈判，是因为自己被谭斌害得丢了工作，想让对方给她一点钱，买回家的车票。
两人到了之后，谭斌远远看了林超一眼，就带着李云莉走到了路旁的小树林里说话。
林超能感受到谭斌的敌意。对于谭斌，他也不敢放松警惕，他知道这人不简单，和自己这种跑摩托挣辛苦钱的人不一样。
李云莉告诉过他，当初刚来广东举目无亲，谭斌是她所在那家电子厂的主管，管着包括她在内的七八个流水线小工。
权力不大，但操控起李云莉这帮小女孩，却像是有天大的本事。
流水线的工作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巧，每天面对的就是两脚开立之间那一小块操作台，不断重复同一个动作，重复 10 个小时。偶尔盯会地缝儿，都能当放松了。
有时主管动动嘴皮子的一点小惩罚，就能让这些工人们吃不消。
虽然谭斌已经结婚，并且老婆有孕在身，但是看到清秀的李云莉，他依然按捺不住自己骚动的心，打着关心新人的借口，时常嘘寒问暖。
不过半年，趁着同宿舍女工上班的时候，名义上送药的谭斌摸上了李云莉的床。得手后的谭斌就时不时送些零食、小首饰给她，还向她许诺了一大堆，包括和自己老婆离婚。
然而两年过去了，谭斌一点实际行动都没有，甚至连一个期限都没有。
李云莉从厂里出来快半年了，刚开始谭斌还时不时接济一下，每月三五百给她，李云莉虽然觉得这像乞讨一样，但总得过下去，在找到工作之前，只能依靠谭斌。不过她的积蓄即将耗尽。
原本的工作每个月收入就只有一千多块，除开生活开销，攒下来的很少。现在一直找不到工作，谭斌也给的少了，自己接下来的日子马上要没着落了。
李云莉这次见面的主要目的，不是和谭斌「谈分手」，而是想要「分手费」。
 
二
林超在一旁默默观察着谭斌，他觉得这种「小工头」的嘴脸，他见得多了。
林超此前被工头害得更惨。三年前，他在一家家具厂做家具，用电锯不慎割伤了右手，大约是伤到了肌腱，手再也不灵活了。林超找过家具厂老板，但是最后除了医药费，只给了一万块就把他打发走了。再早的时候，他做过各种小工散工，但因为不会拉关系一直受气。 
林超父母早年离异，从小带他的父亲也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去世，一个人干不了山里的农活，他只能出来打工。「广东混得再差的时候，都是能吃饱饭，能吃到肉的。」
他被这些工头们整得心灰意冷，再不想进厂打工了。等手上的伤好了，他看着满街乱跑的摩托车，也买了一辆。
在繁忙路口等生意，他总是抢不过那些操着一口流利广东话，油腔滑调逢人就搭讪的中年男人。只会在一些少人的街口碰碰运气。
那些年的乡野街头，摩托车上的林超见过太多的暴力。他载过浑身是血的人去医院，也遇到过抢劫，甚至亲眼目睹一个黑道大哥被两个小年轻捅死在街头。
面对谭斌，林超觉得不踏实。毕竟自己的手受过伤，不那么灵便。
来之前，林超顺手拿了柄锤子，放进了摩托车后备箱里。
小树林里，谈「分手费」的谭斌和李云莉的说话声越来越大，林超不安起来。
突然，谭斌起手，一记响亮的耳光落在李云莉脸上。
「打我的女人，该死的！」林超绕到摩托车后边，打开后备箱。他庆幸自己留了一手。
面对林超，谭斌没有示弱，抡起胳膊就朝他来了。李云莉也扑过来阻拦。
三个人影纠缠在一起，分不清彼此。一把铁锤高高举起。
一下，两下，铁锤在空中划过两道弧线。混乱中，一个人影应声倒下。
 
三
我清晰记得那天自己是在午睡中被电话铃吵醒的。
凌晨，我才看完一个酒后打架致人死亡的现场，熬了个通宵之后被吵醒，我自己都能感觉出电话里自己的脾气。但队里的民警都出去干活了，我这个法医也不得不出动。
一个拾荒者在距离江镇大约一公里的一处三岔路林子里，发现了一具尸骨。
那年头还没有导航，出现场全靠过去办过的命案和「人肉定位」。我叫了几个治安队员，骑上摩托车给我引路。
繁华的街景一点点向后退去，渐渐看不到行人了。道路两旁工业区一个接一个，各色货车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。我们离城区越来越远。
抵达现场的时候，几个派出所民警已经将那一小片稀疏的林子用警戒线围了起来。
正午时分，除了几辆路过的货车放慢速度，司机好奇地从驾驶室里探出头看我们两眼，就只有一些没有生意的摩托车工停在路边围观。但很快他们就被治安队员驱散开了。
没有风的中午，即使走在林子里也感觉不到一点凉意。汗水不断地从身上渗出来，带走水分，也带走精力。
我拎着勘察箱，穿过警戒线，在一个散布落叶的凹陷坑里，一具高度腐败，已经白骨化的尸体正等着我。
数以百计的苍蝇围着尸体，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从乌黑到深褐色各种不同时间形成的蛹壳，近乎将尸体掩盖。
死者是成年男性，死亡时间超过一个月，身上没有手机和任何财物、证件。
经过初步勘验，在死者颅骨的前额部，我发现了两处凹陷下去的骨折，但其余部位没有骨折，基本可以排除是交通事故。
颅骨处应该是一个典型的打击伤痕。
这是一个糟糕的中午，我将现场和尸体的情况通报给了同事胜哥，嘈杂的背景音似乎在我说出结论的时候都安静了两秒——
又是一起凶杀案。
回到勘查车，身上的警服已经湿透，我将空调扭到了最大，又狠狠灌下了一整瓶矿泉水。一路上望着车窗外不断穿梭的车流，我的双手用力地揉着疲惫的脑袋——
已经过去一个月的时间了，死者是谁？有没有家属报案？而那个在死者身上留下打击伤痕的人，现在又在哪里？
 
四
2006 年的广东，各种恶性案件时有发生，对讲机里无时无刻不在通报，哪个路口又有飞车抢夺刚刚发生。普通的失踪警情，派出所根本抽不出人力去排查。
仅我所在的辖区，一年就有上百起命案，再加上其他非正常死亡的案件，我不是扑在现场，就是在赶往现场的路上。
在这样的发案密度下，这个已经看过三遍现场、复查过两遍尸骨的案子，如果不能快速侦破，整理完档案很快就会被塞进抽屉。
新的档案又会摞在它的上面，就这样一个压一个。
胜哥推开办公室门闯进来的时候，我正在会议桌上整理尸骨照片——近百张现场照片几乎铺满了半个会议桌。 
胜哥冲我点点头。死者家属找到了。
十月的广东依然炎热，派出所里的空调嗡嗡作响，胜哥皱着眉头，看着眼前这个穿着简朴的女人，缓缓停下了手中记录的笔。
女人身体前倾，支撑在办公桌上的手还捏着纸巾。她一边擦拭着眼角，一边肯定地点了点头。 
死者是女人的丈夫，名叫谭斌，32 岁，是个外来务工人员，在本地一个小电子厂做车间主管。
白骨化的尸体能确定身份，对于这类案件来说，算是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。
但女人接下来的话，却让在场每一个人的脸色都更加难看。
「对的，童童也不见了，你们有没有找到我的童童？！」
谭斌最后离开住处时，跟他一起出门的还有他的孩子。一个 2 岁多的小男孩，童童。
凶案现场还有一个孩子？
胜哥觉得自己的喉咙在发干，他伸手拿过旁边的水杯，一口气喝光了所有的水。我看到他的背心上渗出了更多的汗。
坐在对面的女人形容枯槁，浑身上下只剩眼睛里还有一丝光亮，祈求的、期待的光亮。
我和胜哥都不敢直视。
但近期辖区内没有接到发现儿童尸体的警情，也没人报案发现走失的小孩。那么，要么是我们还没发现小孩的尸体，要么就是孩子被人带走了。
父亲谭斌已经被人杀害超过一个月了，这个 2 岁的小孩还有希望吗？
胜哥握紧了手中的笔，抬起头看着小孩的母亲，「我们会找到他的，一定会的。」
 
五
出乎我们意料的是，这个接到谭斌最后一通电话的人，居然不是他的妻子，而是一个叫李云莉的女孩。
经查，李云莉，19 岁，未婚，与谭斌是情人关系。电话关机，不知所踪。
不久，我们一队人在工业区里的一栋破旧小楼前停了下来。
我惊讶于这栋其貌不扬的小楼内部的构造，原本的房间被房东用木板重新分隔开，一个个更小更暗的隔间均匀地分布在里面。
我放下包，戴好手套，推开了其中一间出租屋的门——这个仅有 7、8 平米的房间，是李云莉的住处。
屋里的陈设极其简单，除了一张破旧的架子床，就只有一张矮小的折叠桌。间隔木板上贴着几张明星画报和一些本地报纸，唯一朝阳的窗台边晾晒着女式内衣。席子上和桌上都已经布满了灰尘。
看样子，屋子的主人已经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虽然生活用品和衣服大部分都被带走了，但床尾还挂着两件较新的冬装，床底纸盒内还有一双新靴子。
据房东反应，这屋的租客已经有一个月没有缴房租了，也找不到人。如果我们再晚来两天，他可能已经把房里的东西都清空，重新租出去了。
对于一个从电子厂离职近半年的女孩来说，这种每月租金只要 200 块的住处，大约是她能找到的，最廉价的落脚点了。
但现在房东那里还押着 500 块租金，李云莉却不见了。发生了什么事让她走得如此匆忙？
我们判断，李云莉可能跟谭斌的死有关。
很快，我就被床底另外一件东西吸引了目光——一辆蓝色的塑料玩具车，滚落在床头中间贴着墙壁的位置。
李云莉 19 岁，没结过婚，更没孩子。我够出玩具车的时候，口罩也掩盖不了我的笑容了。
在门外的胜哥拨开勘察人员挤了进来，看着我手里的玩具车，眼睛一瞬睁得老大。
很可能是李云莉带走了童童，而她极有可能到过凶案现场。
更重要的是，小孩到过这间屋子，而且当时还活着！
我们得更快一点，找到李云莉，找到孩子。
 
六 
我们翻查了到李云莉出租屋一路上所有的监控，很可惜的是，所有视频都因为时间关系被覆盖掉了。
这时，胜哥查到了李云莉买火车票的记录，更幸运的是，在车站新装的监控上，我们终于有了发现——
那是不到 5 秒的一个片段，李云莉从视频画面中经过，她右手提着旅行包，左手牵着一个小男孩。一边走，一边扭头看着男孩。
孩子穿着显眼的橘黄色外套和深色裤子，小圆脸——那正是失踪 1 个月，我们苦苦寻找的童童。
李云莉离开广东去了贵州，她确实把孩子带走了，而且孩子安然无恙！
全队人都被这个消息鼓舞了。胜哥带人连夜赶往贵州。
夜里十点，贵州的一个小村外，胜哥熄灭了车灯，将车停在了路边。
出差办案，胜哥和同事身上除了手电筒和一个手铐，就是一条伸缩警棍。只有当地的两个警察带了一把枪。
掐掉手里的烟，胜哥一行四人穿着便服，打着手电筒，钻进了村里。
已经没有什么人家亮灯了，随着四人的脚步，院子里的狗叫声此起彼伏，胜哥的神经紧绷到了极点。
民警把村长喊了起来。小院里，两伙人用方言小声说着什么。
胜哥听不懂他们具体在说什么，点了一支烟递过去，村长接了，但依然在摇头。
胜哥掐了自己的烟，将提前准备好的两包中华和 200 块现金又递了过去。
一番推脱之后，村长将香烟放在了自家窗台上，拉了拉披在身上的外套，汲着拖鞋走出了院子。
四个人跟着村长到了一个带土砖围墙的屋子门口，村长示意他们，熄掉手电。
再次确认了一遍，就是这一家。
村长骗开院门的第一时间，胜哥抄着手电筒，一头扎进屋里。
 
七
「爸爸呢？」李云莉永远也忘不了小孩捏着玩具车，抬起头，睁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看着她问。
那天李云莉约前男友，工厂主管谭斌谈分手费，万万没想到谭斌是带着自己两岁的儿子一起来的。他俩在树林里谈话时，孩子就在不远处与摩的司机林超玩。
当谭斌甩了自己一耳光后，本来在逗小孩的林超，抄起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铁锤，冲到她跟前，两锤就敲开了谭斌的脑袋。
谭斌瞬间瘫倒在地上，李云莉没有试图去扶，也没有喊叫，她就呆呆地站在那，任凭时间和过往的车辆飞速地经过她。她的大脑一片空白。
林超很快确认，谭斌已经死了。
在林超的指挥下，李云莉帮忙把尸体抬到了附近的一个小坑里，又胡乱扒拉了一些树叶遮盖住。
直到回到路边，看到谭斌的小孩，李云莉才恢复了意识，想起自己刚刚亲手埋了一具尸体。她不知道这个孩子究竟看到了多少正在发生的事情。
「爸爸睡觉了，阿姨带你去别的地方玩。」李云莉蹲下来，拍了拍小孩裤子上的尘土，这样回答。
孩子啥都不懂，他是无辜的，他不能死。那一刻，李云莉的脑海里只有这一个念头。
她伸手摸了摸男孩的头，回头对林超说：「我们把他带走吧。」 为什么事情会走到这一步，李云莉到现在还没有回过神来。
林超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最后也只是点了点头。
林超的摩托车后座上，现在多了一个孩子了。孩子隔在他和李云莉之间。三个人，勉勉强强挤得下。
李云莉用胳膊，连同孩子一起护在怀里，再揽住林超的腰。
如果在街上看到贴得紧紧的三口人，或许会觉得，这家人感情很好。
但只有他们自己心里知道，行人的目光每多在自己身上停留一秒，他们的内心就离崩溃更进一步。
一场看不到终点的逃亡开始了。
 
八
他们的第一站，是先回到了李云莉的出租屋。虽然也是同样的小、破、勉勉强强，但是有安全感。
进了房间，关上房门，李云莉紧紧抱住了林超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。
她不明白，只是闹个分手，为什么最后却搭上了一条人命。她从没想过要杀谭斌，连做梦都没想过，如果不是就快彻底没钱了，她甚至都不想过分逼迫这个陪伴了自己两年的男人。
但林超不一样，那把被他鬼使神差放进后备箱里的锤子，似乎就是林超内心的真实写照。他有怨气，有防备，但他都藏起来。
看到那个小工头对自己的女人动手，林超就急了，两锤子就把谭斌打出了脑浆。他不觉得后悔。
小孩哭闹着要妈妈的声音将两人拖回了现实。
林超能感觉到，李云莉渐渐松开了抱紧自己的手。
人是他杀的，孩子也是他带回来的。「送回去」和「报警」这两个选择，被林超最先否决掉。
他抬手给李云莉擦眼泪，给出了自己的方案：「带他回老家，我们把他养大或者送给那些没有娃的人家。」
李云莉没了主意，出门打工的时候靠老乡，进了工厂靠谭斌，而现在，她似乎只剩跟着林超走。只有这一条路了。
林超以最便宜的价格卖掉了承载着自己宝贵回忆的摩托车，换来了两张回老家的车票。
隔了一天，两人坐上了通往林超贵州老家的大巴。
终于回家了，但完全不同。他们是在逃的杀人犯——还带着被杀者的孩子逃命。
 
九
这对小情侣更没有想到的是，带小孩有这么麻烦。
在李云莉记忆里，自己的童年只要保证一天三顿有饭吃，身上有衣服穿就好，其他的父母似乎完全不管。
而眼前这个两岁多的孩子，不喂就不好好吃饭，没吃饱就翻包翻柜子到处找零食。好不容易买来酸奶和零食把人哄住之后，没一会又要上厕所，上完之后还要李云莉来擦屁股。
吃饱喝足折腾够了，就开始找妈妈，不管是哄他还是凶他都没有用，想强行拉走，就会躺在地板上打滚耍赖。
这几天，这对小情侣几乎没有时间去想他们刚刚杀完一个人的事情，所有事情都围绕着这个小孩子打转。
刚到达贵州老家附近，李云莉就和林超出现了分歧。
林超坚持让李云莉跟自己回家种地，但李云莉觉得，回家太容易被警察查到，还不如留在隔壁县城，买个假身份证，找个工作，开始新生活。
两人在小旅馆里争执起来，那是林超少有的，和李云莉这样大声说话。小孩被两人的争执声吵醒，大声哭嚎着要妈妈。
一个不停哭闹的小孩，绝不可以长时间待在这里，实在太引人注目了。
果然哭声引来了旅馆老板，林超将房门拉开窄窄的一道缝，只露出自己的半张脸，表示老婆在哄孩子睡觉，李云莉在他身后配合着，抱起了小孩。
应付走了老板，小孩继续在哭，林超扯过小孩，狠狠地瞪着，低声喝道：「不准哭！再哭就把你弄死！」
一瞬间，李云莉害怕了。看着林超恶狠狠的表情，她忽然意识到，这几天陪在自己身边的人，是个刚刚杀过人的凶手。
她不知道下一秒的他会做出什么来。
林超并没有任何计划，对之后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安排，甚至连怎么逃避警方的追查都没有认真想过。
如果有一天，自己有什么不顺他心意的地方，他会不会也一锤子把自己杀了？李云莉这样想，更怕了。
而此刻手里的孩子，目睹了她全部的杀人经过，这个小家伙究竟有没有意识到，自己就是杀掉他爸爸的凶手？
手上抱着的孩子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刀，身边的男人像一枚如影随形的定时炸弹，李云莉彻底慌了，她不敢再往下想，也不敢再过分坚持。
她不能再和林超待在一起了，她要活命，一定要离开他。
但现在的问题是，孩子该怎么办？
 
十
那天晚上，在县城的小旅馆里，李云莉放弃了。
两天的时间让她清醒地认识到，自己根本没有独自抚养小孩的能力，自己还是个只会依靠别人、需要别人来爱的「孩子」。
而现在，关于她和小孩命运的这道选择题，似乎到了二选一的时候。
林超突然提出，要杀掉孩子。「与其送给其他人，不如斩草除根，反正已经杀了一个，不在乎多杀一个。」林超冷得让人发抖。
谭斌死在自己面前时，李云莉安慰自己，那是一个突发事件。但这个晚上，林超说要杀死小孩的时候，她知道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这一切。
她试图去说服林超，但当怎么处理小孩的问题被对方原封不动抛回来之后，她迟疑了。
谭斌虽然骗了自己，但罪不至死，自己也从来没想过要杀他，可最终，谭斌却死了，自己成了帮凶。而现在，一个无辜的小孩也面临着死亡，决定权似乎还在自己手上。
她本来想问：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的？但最终说出口的只是，「我不知道，随便你。」
她放弃了挣扎，也放弃了选择。又或者，她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她要活下去，不管以什么为代价。
「下手利索点，别让他太痛苦。」李云莉甚至还加了一句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两人带着童童离开小旅馆。
在旅馆走廊的尽头，林超顺手拿走了一条铁链。那是旅馆老板用来拴狗的链子。
从县城开出的公交车上挤满了赶集的乡人，也载着这「一家三口」，一路上摇摇晃晃向山的方向开去。 
离县城不到 5 公里的时候，车停了。闹腾了一晚上的小孩，这时候正靠在李云莉身上睡着了，李云莉伸手把孩子抱了起来，三人一起下了车。
晨光熹微，秋日的山上有些薄薄的雾气，公交车渐渐在视野里缩成一个小黑点，路上没有一个人。
岔路口处，一块混凝土碑竖在两人的面前：谁纵火烧山，谁坐牢。林超拐上了其中一条，那条路最长，最险，伸进荒山深处。
这条路最终会把他们带到哪里，没有人知道。
小孩的下巴还趴在李云莉的肩膀上，双手紧紧地搂着李云莉的脖子，不愿意下来走，李云莉抱着孩子，沉默地跟着林超。
上山的路越来越陡，李云莉觉得手里的小孩越来越重，她虽然有些不想放手，但最终也不得不把小孩放了下来。
刚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孩子哭闹着不愿意往前走，李云莉从包里掏出一支棒棒糖，哄他，「妈妈在山上等你呢。」
小孩一路哭哭啼啼，被李云莉拉着，带上了山。
半山腰上，林超点燃了一支烟，他四下打量，这是附近最高的一座荒山。站在这里可以清楚地望见远山和田野。
此刻，除了他们这一行三人，满山寂静。
看着李云莉还在哄孩子，林超不耐烦地扯掉了孩子嘴里的棒棒糖，扔进了草丛。
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装什么装？」他把哭闹着的孩子一把捞起夹在胳膊下，朝山间的荒草丛里走去。
李云莉站在土路边看着这一切发生。
她几次伸出手想去拉住孩子，拉住林超，但最终，只有手臂在空中停了一会，又放下，然后默默地看着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消失在几丛齐人高的灌木之后。
用孩子的死换自己活——李云莉甚至有一瞬觉得，这会不会才是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。她为自己的懦弱和残忍感到绝望。
山风吹过来，李云莉觉得后背有一丝凉，她突然意识到，自己有多天真。
荒山之上，现在，只有她一个人了。她成了唯一的知情人。
她发现，自己根本不确定，这样一个残忍冷血的男人是不是爱她，以后会不会一直爱她。等他回来，会不会翻脸，连她也给杀了？
李云莉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 
十一
我是在胜哥抓到李云莉后的第三天，才在本地看守所的审讯室里见到了她。
本就身材矮小的她，经过数天的奔波和审讯，此刻蜷缩在铁椅子里，低着头，显得格外瘦弱。
不知道是空调太冷还是她感到害怕，身子一直在微微地颤抖。
胜哥在村长的带领下冲进屋里那晚，李云莉正茫然地坐在床上，用手遮挡着手电筒的光线。
只一瞬，胜哥就确定了，这就是李云莉。
他冲上去将她摁倒，拷上了手铐。
「小孩呢？」
就这一句话，胜哥嘶哑的声音在李云莉耳边一遍遍响起。
惊吓中的李云莉终于反应过来，是警察找到自己了。现在，她安全了。
「我不知道，不是我杀的人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杀人。」她不断地重复说着。
经过连夜突审，李云莉很快交代了所有事情，包括林超杀人的事实。第二天，林超也落网了。
「为什么要杀掉小孩？」
「林超说，送给其他人，不如斩草除根，反正已经杀了一个，不在乎多杀一个。」李云莉只会重复林超的话。
「你就没想过报警？」我忍不住问道。
李云莉猛地抬起头，瞪大了眼睛盯着我，「报警？杀了人还能报警吗？」
我非常震惊，震惊李云莉的反应。这个念头像是从来没有出现在她的脑海里。她的世界并不存在这个选项。
她甚至连福利院这种组织都不知道。
而林超的出现，像是加快了这个「脱轨」的过程。他曾出现在监控视频里，就在李云莉的身边，只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，这位「帮手」才是最大的凶手。
另一边的林超开始招供。
他说，李云莉给的温暖值得用生命去换取，他想好好地爱李云莉，但他只会带她逛街、吃饭、看电影。他不会哄人，不知道该说什么话让李云莉开心。「我只能拼命做，做李云莉希望我做的事」。
「莉莉是唯一和我好过的女人，为了她，没什么不值得。我烂命一条，杀人偿命，我赔给他。」林超强硬地回答。
他从没想过要再回贵州老家务农。在他看来，在广东混得再差的时候，都是能吃饱饭，能吃到肉的。但遇到李云莉之后，他想回家了，安安稳稳过他们的日子。
但一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再没有回转的余地了。他解决了一个麻烦，就会有新的麻烦出现。
杀死小孩之后，他从树丛后钻回来，李云莉一看到他就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。他不知道怎么哄她。
下山的时候，他试图去拉李云莉的手，但李云莉一直在躲，他也不敢再靠近。两人一路沉默。
林超多少能感觉到，一路上因为孩子，自己和李云莉开始有了争吵。他本以为，处理掉小孩，那些分歧和麻烦也会随之而去，他和李云莉就可以安稳过日子了。但结果却是，李云莉躲得更远，她并不想陪他回家种田，最后决定去投奔自己的表姐。
看着李云莉独自登上了离开的公交车，林超捂着脸哭了。
他觉得，自己从始至终都配不上对方。
 
十二
一周后，我从广东出发到贵州，根据李云莉和林超的供述，沿着他们走过的路，找到了那座荒山。 
途中，一块混凝土碑曾拦住我的去路，上面写着：谁纵火烧山，谁坐牢。再往前走，就是两条岔路了。
出乎我意料的是，这条路很长，也很险，并不好走。当时走这条路的人，想必也并不轻松。
我从早上一直走到下午，才在漫山遍野的荒草灌木丛中，找到了那个草丛虚掩着的山洞。
两个巨大的岩石形成了一道狭窄夹缝，小孩的尸体就躺在山洞的洞口，早已白骨化，脖子上还缠绕着那条生锈的铁链。
之前只在监控视频里和这孩子打过照面，小圆脸，一脸的天真无邪，没想到再见到面是以这样的方式。
我仔仔细细地将孩子收进了厚厚的袋子，用胶带将尸体一层又一层包裹起来，然后密封严实，最后把他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我的手提袋。
我提前联系了相关部门，开具了介绍信，带着孩子一起，顺利通过了安检，登上了飞机。
在万米高空，我的手边是孩子的尸骨，安静地躺在袋子里。
我守着他，走完了最后一段回家的路。
在殡仪馆接过孩子母亲准备的新衣服，我把它们和孩子放在了一起。
那些不可回转的瞬间终于都已离他远去。
 
十三
时间过了很久，久到这宗案子已经脱离了我的视线。
就在我快要忘了它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，胜哥在办公室里告诉我，案子的判决结果下来了。
林超手上有两条人命，被判处死刑，而全程跟随的李云莉被判了无期。
一年后拿到这样的结果，我说不上什么感觉，但是当下，我就回想起了李云莉的那句：「报警？杀了人还能报警吗？」
说实话，我当时遗憾，现在依然觉得遗憾。
如果谭斌被杀的时候，李云莉立马自首，甚至帮忙抬了尸体之后来找警察报案，都可能只是 3-5 年的刑期，或者缓刑，甚至无罪。
那也不会再有后面的事了。
但从她决定放林超带小孩上山的那一刻，她的人生就真的彻底崩塌了，她成为了一个没有动手的凶手。
胜哥语调低沉陷入了回忆，他讲起审讯时的一个细节——
审讯室里很暗，胜哥和李云莉面对面坐着，两人沉默许久之后，胜哥问了李云莉最后一个问题。
「林超把孩子带进山里之后，你做了什么？」
李云莉说，那一刻，自己瞪大了眼睛，双手捂住嘴巴，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。
胜哥能想象到，那是一张多么惊愕的面孔。
紧接着，李云莉像是忏悔一样说出那句话：「我当时朝林超和小孩的背影伸出过手，但什么都没有抓住。」
现在，她待在监牢里，什么都抓不住了。
